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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卜杜拉·卡迪里是 20 世纪乌兹别克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

家，其作品饱含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阿卜杜

拉·卡迪里的长篇小说《祭坛之蝎》叙述安瓦尔与拉诺的爱情故事，展现了中

亚古代浩罕国的社会历史风貌。小说中的爱情婚姻、友谊伦理、国家伦理思

想，体现了作家的人民立场。《祭坛之蝎》在人物性格塑造与人物对话艺术

方面深具特色，人物性格鲜明，对话符合人物性格特点并不断推动情节发

展，充分体现出乌兹别克斯坦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特点。 

关键词：阿卜杜拉·卡迪里；长篇小说；《祭坛之蝎》；伦理价值；人物

对话；叙事特点 

 

引言 

阿卜杜拉·卡迪里（Abdulla Qodiriy，1894—1938），是 20 世纪乌兹别克

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出版有戏剧《不幸的未婚夫》（1915），

诗歌《我们的国家》《致人民》《婚礼》（1914—1915）等，以及中篇小说

《好色之徒》、长篇小说《往昔》（1926）和《祭坛之蝎》（1928）等。阿

卜杜拉·卡迪里的作品深刻批判暴力统治者，深切同情劳动人民，并热切追求

美好幸福生活，体现出自觉的人民立场与深切的人文关怀。 

阿卜杜拉·卡迪里的长篇小说《祭坛之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年

出版）是乌兹别克斯坦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

人物形象，全方位展现了 19 世纪浩罕汗国末期的生活画卷，真实地反映了当

时的社会风情，为世界读者了解中亚社会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本文将从伦

理价值与人物对话特色两个维度，分析《祭坛之蝎》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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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一、故事情节与思想内蕴 

（一）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 

曲折动人的情节与深厚浓烈的情感是优秀小说的价值坐标，也是作品经

典性的构成要素。长篇小说《祭坛之蝎》叙述了一个发生在 19 世纪中亚的浩

罕汗国末期的青年男女浪漫曲折的爱情故事。英俊博学的米尔扎·安瓦尔与美

丽纯真的拉诺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两人心心相印。安瓦尔在王宫里担任

文书员，原来的文书长逝世后，博识多才的安瓦尔被提拔为宫廷文书长，因

安瓦尔年经而身居高位，这引来一些妒贤忌能者的怨恨与忌妒。用心险恶的

阿布杜拉赫曼、觊觎文书长职位的沙霍达特、伪善放浪的宫廷诗人马赫德等

人相互勾结，不断制造事端，构陷安瓦尔。 

为破坏安瓦尔的婚姻，阿布杜拉赫曼指使专为可汗物色美女的古尔珊，

将拉诺的美貌告知好色、残暴而专制的胡德亚尔可汗。胡德亚尔可汗便向好

利贪财的拉诺父亲马赫杜姆求婚，吝啬、贪财、势利的马赫杜姆见利忘义，

也迫于威权，不顾养子安瓦尔与女儿拉诺反对，竟然同意了可汗的求婚。 

拉诺不满父亲马赫杜姆改变对安瓦尔的承诺，通过书中藏信的方式与安

瓦尔传递消息，共同守护着纯真美好的爱情。在婚礼举行的前两天，他们在

织布工萨法尔、文书员苏丹纳利等朋友们的帮助下，勇敢的拉诺逃离了自己

的家，躲藏到萨法尔姐姐的家里。安瓦尔的挚友苏丹纳利假装向可汗“告发”

安瓦尔的出逃，并接替了文书长的工作，既可帮助安瓦尔出逃，又避免让恶

人夺取文书长位置的计谋得逞。可恶、狡猾的阿布杜拉赫曼将此事报告胡德

亚尔可汗，苏丹纳利被抓入监牢。安瓦尔不忍好友苏丹纳利为自己而受难，

便向胡德亚尔可汗自首，并要求放走苏丹纳利，自己甘愿走向刑场。在行刑

前，安瓦尔被萨法尔等人救下，乘乱逃走。 

在情节安排上，《祭坛之蝎》以作家鲜明的爱情立场、善恶对立的人物

矛盾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结局，线索清晰，情节跌宕，富有叙事

魅力。  

（二）丰富深刻的思想内蕴 

《祭坛之蝎》通过青年男女爱情故事反映作家的思想情感。作品批判古

浩罕汗国德亚尔统治时期如“祭坛”般政治的专制、腐化与堕落，批判如“祭坛

之蝎”的官僚们的奸诈、愚昧、自私，歌颂人民奋起反抗的智慧、勇敢，赞美

人世间纯真、美好的爱情，赞美底层民众之间忠诚、团结的友谊。 

无论诗歌创作还是小说创作，卡迪里的创作立场都深具人民性。卡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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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中反对暴政，渴望百姓生活安宁幸福，其人民立场通过对君权与民

权、民生与统治者之间关系的书写体现出来。在《祭坛之蝎》中，国家在可

汗的眼里不是为民谋幸福的地方，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争权夺利的场所。“胡

德亚尔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利，草菅人命，他的刀刃上沾满了人民的鲜

血。”[1:117] 可汗一旦掌王权，就会历史教训，变成新的专制者，亲小人而远

贤臣，爱美色而忘民生。“胡德亚尔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地折腾了数年，将费

尔干纳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时光。”[1:118]卡迪里的

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与其本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他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

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有深入的了解。邸小霞在《祭坛之蝎》“译后记”中指出了

卡迪里的人生经验对其创作立场的影响。“作家自小热爱劳动，具备敏锐的观

察力，能够深刻体验与感知生活的变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着深深的同

情。对家乡故土的热爱以及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始终贯穿于他的生命及作品

中。”[1: 296] 可以说，热爱故土、同情劳动人民、关注民生疾苦、追求自由

幸福是卡迪里创作的价值追求。 

经典的世界文学作家都具有人民性创作立场。从创作经历而言，1915 年-

1917 年，卡迪里在伊斯兰经学院学习，掌握了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后来掌握

并精通俄语。1923 年-1925 年，卡迪里在莫斯科布留索夫文学院学习文学，熟

读世界经典文学作品，并开始文学创作。对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的研习是卡迪里创作人民性立

场的重要思想资源。人民立场是前辈作家留给后世作家的宝贵思想财富，卡

迪里于 1926 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往昔》[2]。1928 年创作了长篇小说《祭坛

之蝎》，这两部长篇小说奠定了卡迪里的文学史地位。1920 年代的苏联社会

下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尽管当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与过去相比并不太高，但民

主主义思想依然是其思想主流。“身处重大社会转折和自身转型时期的苏联知

识分子未能获得与其知识水平和工作贡献相应的地位，普遍处于政治和社会

地位低下和经济状况欠佳的境地。除去少数著名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能够

得到苏维埃政权的特殊扶助之外, 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在经历着政治和思想

风暴的同时，体验着经济上的窘迫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种种困境。”[3] 知识分

子的社会地位也使作家更倾向于从底层人民的视角看待苦难与幸福。在 1920

年代，知识分子对正义、自由的期盼成为社会的主流，对女性解放的思潮日

趋强烈，因此，作家在创作中则表现出男女青年对包办婚姻、父权制以及阶

级壁垒的反对，也折射出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 

二、爱情与友谊的伦理价值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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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与友谊是文学的重要母题，对二者的书写往往反映出作家的爱情观

与友谊观，进而体现其伦理价值取向。“无论是作者创作作品，或是读者阅读

作品，或是批评家批评作品，都会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众多的文学道德问题，

需要运用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知识对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 [4:100]从文学伦理

学批评的角度来说，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

发的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阿卜杜拉·卡迪里

的作品有自觉的伦理观念，他主张自由纯真的爱情理想与忠诚担当的友谊理

想，《祭坛之蝎》无疑是窥视作家爱情观与友谊观的最好文本。 

（一）爱情观的伦理建构 

《祭坛之蝎》爱情观主要体现在安瓦尔与拉诺的爱情故事叙事。在《祭

坛之蝎》的扉页，就是安瓦尔与拉诺分别写给对方的“定情诗”。诗中所表达

的情感就是深挚的爱情。安瓦尔写给拉诺的诗句是：“我骄傲，拉诺，你是世

界上最美的花朵。”拉诺写给的安瓦尔诗句是：“我骄傲，米尔扎，你的智慧

像远方的太阳闪耀着光芒。”这无疑是男女之间相互欣赏、倾慕的爱情誓言。

上述“定情诗”也是“定场诗”，作品的主导化身就是对纯真爱情的赞美。 

拉诺是一名勇敢追求、坚贞守护自己爱情理想的女性。在小说的第一节

“拉诺未来的主人”中，小说就交待了拉诺对安瓦尔的深切爱恋。爱情就是“生

命之光”。“因为拉诺很清楚她未来的丈夫是谁，而且期待嫁给他，所以她的

眼神中既没有焦虑，也没有尴尬，而是充满了喜悦。”[1:3] 当拉诺知道安瓦尔

将成为文书长时，深深理解安瓦尔面临的巨大难题，默默地支持安瓦尔的选

择。 

安瓦尔对拉诺的爱也同样深沉。“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相同。对安瓦

尔来说，幸福就是自己对拉诺的爱情。”[1:104] 为了守护爱情，他甘愿忍受养

父马赫杜姆对他的冷眼；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他宁可放弃担任王宫文书长

的机会，也不愿失去热恋之人。“真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的结合。但事实并

非如此：真爱将在分享中经受考验。爱人的结合扑灭了爱火，而分离却使爱

火熊熊燃烧，使感情臻于完美。”[1: 228-229] 只有相爱的两人在一起才是最大

的幸福，真爱能够经受中各种考验。《祭坛之蝎》中有许多篇幅就写安瓦尔

与拉诺爱恋过程，这也是小说中最有感染力的故事情节。 

《祭坛之蝎》故事情节与人物类型与长篇小说《往昔》有一定的相似之

处，都以青年男女爱情的发生发展作为叙事的主线。如果说《往昔》是爱情

婚姻悲剧，那么《祭坛之蝎》属于爱情正剧，高度赞扬青年男女对自由幸福

爱情的追求。《往昔》中男女青年恋爱中对父母之命的屈从导致最终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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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祭坛之蝎》中的青年男女敢于反对父母之命，敢于反抗可汗的专制残

暴，最终捍卫自己的爱情。“当卡迪里在创作《祭坛之蝎》时，乌兹别克斯坦

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们要求摘下面纱，结束自己深居简

出的生活，投身到公共生活之中。《祭坛之蝎》小说的创作刚好契合了时代

主题，从而散发出耀眼而优雅的光芒。”[1:297]卡迪里对女性最终获得争取幸

福的胜利的“结局安排”与他创作时的时代风潮有关。 

（二）友谊观的伦理建构 

“友爱”是人类的一种“德性”，也是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因为，即使享有

所有其他的善，也没有人愿意过没有朋友的生活。”[4:249] 优秀的作品是对包

括友爱在内的人性美德的赞扬。“好人之间的友爱是真正的友爱。”[5:259]

《祭坛之蝎》吟唱着爱情的赞歌，也奏响了“好人之间的友爱”的赞歌。友谊

书写主要表现在小说中安瓦尔与纳西姆、苏丹纳利、萨法尔的友谊交往故事

中。 

纳西姆是安瓦尔少年时的好友，从来不炫耀自己的汗国文书长穆罕默

德·拉贾别克的儿子。“两人敞开心扉，心意相通。”[1:52] 十五岁的纳西姆因

患天花而夭折，安瓦尔万分悲痛，比纳西姆的父母流的泪还多，整整三天，

他坐在纳西姆的坟前哭了好几个小时，还写了一首诗来纪念纳西姆，在追思

之夜的三周时间里，他坚持为逝者诵读《古兰经》。“安瓦尔炽热的感情和对

友谊的忠诚，让所有人感到吃惊。”[1: 53] 安瓦尔对友谊的珍惜可见一斑，穆

罕默德·拉贾别克看到后，便决定像慈父一样关心安瓦尔。 

安瓦尔与苏丹纳利的友谊书写也是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苏丹纳利既与

安瓦尔是同事关系，也是挚友关系。在安瓦尔的心时，苏丹纳利是他的“大

哥”。苏丹纳利看重安瓦尔的品德与才能，主动推荐安瓦尔担任宫廷文书长，

并在工作中时时帮助安瓦尔。为了能让安瓦尔顺利逃走，他宁愿冒告假密。

事情败露后，他因保护朋友而被捕入狱。“这个忠诚的朋友，已经准备好为安

瓦尔献出生命。”[1:266] “苏丹纳利只考虑一件事，那就是不管情况如何凶

险、不论将遭受多大的不幸，都将竭力保护自己的朋友，坚定不移。” [1:267] 

友谊的忠诚体现在安瓦尔与苏丹纳利的身上，可谓是忠诚友谊的化身。 

小说叙事就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建构过程。相较于对爱情与友谊的集中刻

画，小说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描写则显得较为“松散”。在人物关系网络中，萨

利赫·马赫杜姆一家，马赫杜姆与安瓦尔“养父养子”的关系。马赫杜姆对待女

儿拉诺非常严厉，“别说给你空绸缎，就是给你穿厚棉布做的裙子我都舍不

得”[1:1]。他也不尊重女儿拉诺的爱情选择，一心想攀附可汗，以获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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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尼戈尔·哈努姆不满意丈夫的马赫杜姆势利吝啬，“对他的训话置若罔

闻”[1:2]。“松散”的家庭伦理既是人物性格差异导致的，也成为拉诺与安瓦尔

“离家出逃”的家庭因素。 

三、人物性格塑造与人物对话描写的特点 

（一）人物性格塑造的特点 

小说魅力在于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系列，作家在《祭坛之蝎》中

为不同的人物画像。《祭坛之蝎》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是

有可汗，也有大臣、妃子、宫女、织布工，还有清真寺的神职人员；有不同

家庭中的父母、子女、还有邻居、村民等等。 

小说《祭坛之蝎》以介绍萨利赫·马赫杜姆家庭作为开篇。萨利赫·马赫杜

姆虽出身于最高神职人员家庭，后来宫廷政权变化，其家道中落，祖先的荣

耀并没有传到他马赫杜姆身上，留给他的只有一幢房子。马赫杜姆的父亲去

世时，马赫杜姆已经二十岁，在穆斯林学校读书，而他的哥哥带着一家人搬

到马尔吉兰，并当上了那里的伊玛目。但马赫杜姆与母亲、妹妹留在了浩罕

汗国，没有任何收入，穷困溱倒，他便放弃了学业去找工作，并在邻居的建

议下办了一所学校，从附近的街区招收十几个学生，勉强养家糊口，并以“相

互求亲”的方式娶妻成家。在马赫杜姆三十岁的时候，他的学校有了名气，招

收的学生达到一百人。马赫杜姆四十岁时，成为街区清真寺的伊玛目，学校

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以前的学生成了手工业者、商人和穆斯林学院的学生。

小说中设有专节“萨利赫·马赫杜姆的某些性格特征”，为其性格“画像”，重点

指出尽管马赫杜姆通过开办学校赚了很多钱，收入丰厚，但自私、贪婪、嫉

妒，就是一个“吝啬鬼”[1:4]。他又高又瘦，皮肤白皙，留着小胡子。过去七

年时，他一直穿着同一件长袍，这件长袍被邻居们戏称为“财富的猪手”，总

是穿同一条裤子和一双轻便的皮制套鞋。“马赫杜姆费尽心机让自己赚的每一

分钱都翻倍。他活着不是为了过上美好的生活，而是为了积累财富，为了增

加自己的财产。”[1:17] 马赫杜姆对自己吝啬，对家人、学生也很吝啬，在家

人在衣着、饮食上要求节制，经常购买最便宜的蔬菜，连学生送的衣服也不

给家人穿。他的母亲无法忍受他的吝啬，便到马尔吉兰与长子一起生活；他

对学生训斥但不打，并希望学生按时缴纳各类学费，憎恨、怨恨开设学校的

竞争者，千方百计吸纳上层人士的孩子在他的学校学习。尽管马赫杜姆有许

多缺点，但作为一名老师，他是“那个时代的进步人士”，也培养了一批优秀

的学生，包括安瓦尔。[1:15] 小说从外貌、行动、语言等方面给我们塑造了一

个栩栩如生的“吝啬鬼”形象，是一个曾经的贫穷与现在的富足“异化”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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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也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市侩”形象。马赫杜姆了账是一个专制的“养父”形

象。他听到安瓦尔拒绝当文书长时，并不考虑官居高位的风险，反而批评安

瓦尔“固执而愚蠢”，并以“老师”与“父亲”的名义让他服从。在对待安瓦尔与拉

诺的婚姻问题上，他不急于为安瓦尔与拉诺举行婚礼，目的是想更长时间从

安瓦尔那里捞钱，时常在安瓦尔不知情时偷偷地收那些让安瓦尔写请愿书的

人的钱，将此作为他的“新行当”。 

尼戈尔·哈努姆是萨利赫·马赫杜姆的妻子，是一位有四个孩子的善良顺

从、顽强坚韧的家庭妇女。她在帮助马赫杜姆办学的过程中也成为一名教

师，尽管有一些收入，但都交给了丈夫。尼戈尔·哈努姆的婚姻并不幸福，“被

吝啬的丈夫折磨了二十五年”，“虽然丈夫富有了，但他的吝啬使她流了很多

眼泪”[1:17]。“她没有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利，每花一分钱都得向丈夫交

待。”[1:18] 尼戈尔·哈努姆的性格与命运是许多中亚老一辈妇女的缩影。 

拉诺是一位淳朴美丽的女孩，十七岁的她，圆润的面庞像一朵淡黄色的

蔷薇花，头发是蓝黑色的，有浓密的睫毛与精致的鼻子，脸上有小酒窝，笑

起来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她的美不仅在浩罕的歌谣中被传颂，甚至整个费

尔干纳地区她都是一位值得称颂的美人。”[1:20] 她不仅容颜美还心灵美。她

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敏锐，性格温婉而善良，通情达理，举止端庄。她在

父亲美丽多才的拉诺与贪婪吝啬的父亲之间形成了一种叙事的张力，也体现

出“从自然是慷慨的”[1:20]。拉诺十四岁就完成了小学课程，学习圣书《哈

弗》《古兰经》，文学方面阅读了乌兹别克斯坦作家纳沃伊的所有作品、费

祖里的《抒情诗集》以及阿米里、法兹利的作品，还阅读过波斯语书籍，学

习书法与语法以及阿拉伯语。她还会写诗，自己编纂了一本她最喜欢的乌兹

别克诗人的诗集。她的知识不仅来自于父亲的教授内容，还来自于她广泛的

阅读，她的见识超越了普通的同年龄段的女性，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为

自己与安瓦尔的婚姻幸福而勇敢斗争，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定与智慧。拉诺

是一位敢于追求自由爱情与幸福婚姻的知识女性形象，也是卡迪里重点刻画

的人物形象。 

安瓦尔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是一名染色工，母亲承担了家庭重

担，厄运频频降临，安瓦尔的父母先后离世，只好依靠出嫁的姐姐娜迪拉一

家生活。为了摆脱染色工的命运，姐姐把他送到马赫杜姆办的宗教学校。安

瓦尔在学习方面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十一岁时就掌握了读写能力。然而，因

生活贫困，娜迪拉的丈夫不再愿供养安瓦尔，在姐姐的苦苦哀求下，孤儿安

瓦尔被马赫杜姆收养。安瓦尔十三岁时完成了学业，开始担任学校的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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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的他已经可以在学校独立授课。安瓦尔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敏感，

并同情不幸的人们。后在穆罕默德·拉贾别克的推荐下，安瓦尔王宫工作，并

找人给安瓦尔教授数学知识与撰写宫廷文书。一年间后，安瓦尔就学会了数

学，也掌握了起草文书的规则。长大后的安瓦尔不仅品德高尚、公正无私，

还才华横溢、博学聪慧。他熟知国家法典，近十年的文书员工作为他积累了

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从不迷恋高官位。因为他对朝臣之间勾心斗角与尔

虞我诈有深切感受，担心一旦担任文书长会受到奸臣的构陷，也就成了可汗

镇压民众的“刽子手”。“安瓦尔不仅拥有一颗仁爱之心，更有一颗坚毅勇敢之

心。”[1:222] 安瓦尔是一个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中寄寓着

小说家卡迪里政治理想。 

小说中，清真寺伊阿目阿布杜拉赫曼的父亲虽然出身于神职家庭，家人

本来送他到其伯父担任教长的布哈拉经学院进修，目的想把他培养为学者，

没想到他与经常与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及一帮商人鬼混，彻底堕落腐化了，

在冒险家与吸毒者中寻求乐趣。“他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放荡者，一个卑

鄙龌龊的恶棍，一个纵情享乐的人。”[1:75] 阿布杜拉赫曼的命运是变化的，

他在经历过青年时期的萎靡不振后，决心不再做荒唐事，并想通过读圣书改

变命运，他的伯父最终原谅了他并帮助他在宗教学校完成学业。他从布哈拉

返回浩罕后，几经努力，当上了清真寺的伊玛目。他倾慕拉诺的美貌，曾向

她的父亲求婚。得知拉诺已与安瓦尔订婚，便对安瓦尔心生妒恨，自认为自

己毕业于正式的宗教学校却无法在宫任职，相反，安瓦尔出身寒门，然而却

在宫里任文书员，因此愤愤不平，怀恨在心。他后来通过布道宣传成为一位

富人的女婿，逐渐结交经学院教长及其他重要人物，并希望接触到王宫贵

族。阿布杜拉赫曼通过安瓦尔获得了宫廷文书员的职位，但并没有感恩娄瓦

尔，而是与沙霍达特串通一起，故意破坏安瓦尔与拉诺的婚姻。 

其他人物还有爱搬弄是非的大脖子萨玛德、清真寺宣礼员舒古尔、心胸

狭隘的宫廷文书员穆夫提·沙霍达特与米尔扎·卡隆沙赫、伪善的诗人马德赫、

趋炎附势的收税员沙希德别克等，这些人物身上都有虚伪、奸诈等“人性之

恶”，都属于“祭坛之蝎”。“安瓦尔从这些高贵的祝贺者的脸上读出虚伪、贪婪

和魔鬼般的狡猾。只有在穷人那里，安瓦尔才感受到纯朴的善意。”[1:92] 卡

迪里通过人物视角展现了对人性善恶的理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如王后奥卡

洽·阿依姆、宠妃萝西亚·阿依姆、侍女娜济克、库姆丽、侍从丑角达夫利亚特

等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卡迪里对人物“画像”中，既有对某一人物的集中画像，如“萨利赫·马赫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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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的某此性格特征”“尼戈尔·哈努姆”“拉诺”“奥卡洽·阿依姆”“娜济克”等章节，

重点描绘一个人物，又通过不同场景中的对话、行动等展示多个人物的形

象。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人物的成长环境呈现出贫穷与高贵、忠诚与背叛

的“错位并置”与“辩证统一”。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常具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成长

特点，如拉诺父亲的贪婪并没有使得拉诺变成刻薄无情，却保留了人性中的

美好与光辉，安瓦尔童年少年时代的贫穷并没有让他丧失气节，只知追求财

富；相反，反而人物则是恶行与恶境的“共谋者”。阿布杜拉赫曼的堕落则与

其当时布哈拉的环境“与之俱黑”，伪善放荡的诗人马德赫的品行与宫廷的整

体腐朽紧密相连。“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伦理评判体现出作家对人物与环

境关系的辩证解析。 

卡迪里对人物的善恶伦理评判受到乌兹别克族文学传统的影响。从 16 世

纪到 19 世纪中叶的 300 多年中，乌兹别克民族先后建立过希瓦、布哈拉、浩

罕三个汗国。乌兹别克民族有丰富的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古代乌兹别克人

的文学形式主要是口头文学，其内容分为宗教文学和世俗文学。宗教文学大

多具有劝喻性，叫人弃恶从善，禁欲宽容。古代乌兹别克宗教文学颂扬慷

慨、谦虚、正直、宽容、忍耐等美德，鞭挞人类吝啬、骄傲、伪善等行为。

[6:27] 卡迪里在伊斯兰经学院学习，接触过大量的宗教文学作品，受其影响。

其小说创作中自觉强调文学作品的伦理教诲作用。 

（二）人物对话描写的特点 

在艺术方面，《祭坛之蝎》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人物鲜明，对话生

动，充满了对话叙事的艺术魅力。除了概述人物性格或侧面表现人物形象，

卡迪里特别重视通过不同场所空间的人物展现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表

现作品主题。 

特点之一是小说人物对话成为人物形象塑造与性格展示的重要手段。例

如，小说“清真寺内的争吵”一节中，阿布杜拉赫曼、萨玛德、舒古尔的对话

个性化与戏剧性，将三个“小人”的丑恶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也通过萨尔德

的插言体现了安瓦尔的“君子”品格。人物“争吵”式对话既引出了阿布杜拉赫曼

“不光彩过去”，又引出了他胸中的妒忌之火，成为后续成为安瓦尔遭到构陷

的主要推手，激化情节矛盾，也故事向前发展。小说中“娜济克”全部由宫女

们对话构成，分别宫女的不幸命运。 

特点之二是小说人物的对话中体现着伦理命题。例如，拉诺所面临的做

一个孝顺听话的女儿做一个追求爱情幸福的知识女性之间的伦理抉择困境。

爱情对话体现个体自由伦理的觉醒，如安瓦尔与拉诺的私密对话，如拉诺称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conference 

Uzbekistan-China: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cultural, scientific and economic relations 

(E)ISSN: 2181-1784 

5(26), Nov., 2025 

www.oriens.uz 

 

461 
 

安瓦尔不为“客人”，而安瓦尔则称拉诺为“亲爱的老师”。两人的对话具有潜台

词性，有时表面欲言又止或言不由衷，实则情笃意深。这都体现两对个人幸

福、自由意志等现代伦理观念的自觉追求。在商量出逃计划时，两人则巧妙

通过书中诗句表明心迹。同样，君臣、师生、同事、朋友、夫妻之间的对话

都显示了当时的社会伦理关系。 

特点之三是小说人物的对话因生活场景的变化而变化。例如，马赫杜姆

的孩子们在家里的谈话则充满了童心童趣，多为天真无邪之语。谈话中呈现

人物神情态度的变化。当宫廷文书员苏丹纳利来到马赫杜姆的家里想让马赫

杜姆说服安瓦尔担任文书长时，两人的对话体现了各自的性格。马赫杜姆一

听到苏丹纳利来自宫里，他“立马露出谄媚的笑容”，认为自己是个“可怜的

人”，认为安瓦尔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穷人”；当苏丹纳利称赞安瓦尔的确可以

胜任文书长的职位时，马赫杜姆转而以“老师”自居，洋洋得意地说“给予了安

瓦尔最多的关心和爱护”[1:25]，前倨而后恭的态度转变非常迅速。在“授职典

礼”对话主要发生在宫廷的文书员围绕安瓦尔担任文书长展开，沙霍达特言语

间若无其事与内事的愤愤不平的 “假设 ”，卡隆沙赫的充满忌妒的 “贺

词”[1:82]。 

特点之四是人物对话中常常民间智慧。人物对话中时常出现着乌兹别克

斯坦的谚语与俗语，如“女人是家里的基石”“如果必须跌跤，也得从高处跌

倒”“如果邻居有牲口，我们就会有粪肥”“穷人总是能够惺惺相惜”“万物皆有

时”“谦虚受人尊敬，贪婪遭人唾弃”“宁做一个麻利乞丐，也不做一个磨蹭工

匠”“无赖在褥垫上养尊处优，而智者只得席地而睡”“生活就像一个集市，每个

人对自己的商品赞口不绝”“乌鸦不会啄同类的眼睛”等，为小说人物性格的凸

显增色不少。 

特点之五是人物对话具有潜台词，这在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和深化主题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不同阵营人物对话其实是新旧思想、不同伦理观的交

锋，不同的生活空间则是人物展示的舞台，而在人物对话中常常预示着小说

情节的发展变化。 

总之，卡迪里的《祭坛之蝎》通过其高超的人物对话艺术，成功地将宏

观的社会伦理困境具象化为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外部的人际冲突。作品既是“丑

恶者”的展演，也是“善良者”的颂歌，最终实现了对历史生活的伦理价值的批

判性反思。 

结语 

阿卜杜拉·卡迪里《祭坛之蝎》是乌兹别克斯坦文学经典中的代表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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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文学经典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思想文化精华，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过去或现在的最高道德理想和精

神追求。” [4:148]《祭坛之蝎》所蕴含的人性思考、爱情理想、友谊观念以及

对国家政治伦理的思考，都体现了阿卜杜拉·卡迪里的“最高道德理想和精神追

求”。无论文学经典中的正剧还是文学经典中的悲剧，都让读者不断反思“人

应当怎样活的问题，怎样追求自己的幸福”等终极追求。 

文学经典蕴含着不朽的道德力量与永恒的伦理价值，我们应不断阅读、

阐释经典，从中发掘新的意义。《祭坛之蝎》不仅是乌兹别克民族的文学瑰

宝，也为理解全球范围内处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社会伦理变迁提供了经典

案例。因此，与长篇小说《祭坛之蝎》的对话、解释、传播依然是关注乌兹

别克斯坦文学的读者、批评者的重要文本。阿卜杜拉·卡迪里《往昔》《祭坛

之蝎》等作品中亚文学地图中的重要作品，值得国内外研究者从多种维度进

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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